癸二、以典章作标准不一定会使世间安乐：

这个颂词所破斥的观点就是，国王会这样想，以前古代的国王通过世俗的典章或者论典，获得了很大的收益，取得了很明显的成绩，所以对这样的论典应该依靠。有这样一种说法。但是像这样的说法应该善巧地进行分别，不应该说只要先人所留下的，或者世俗的典籍都应该依靠，这方面也要分析清楚。不分析清楚，只要是世俗的典籍就依靠的话，有的时候对世间是没有利益的。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斥。

往昔诸善王，护世如爱子，
诸依诤世法，今如鹿旷野。

在以前圆满劫的时候，或者在久远之前出世的很多善王，他们保护世间的民众就好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从方方面面考虑，使他们获得种种安乐。但是现在来讲“诸依诤世法”，“诤世”就不像圆满世的时候了，现在就处在五浊的“诤世”，为什么叫“诤世”？因为在世间当中，为了获得种种资具，为了获得种种名闻利养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出现了很多诤论。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，称之为“诤世”，“诤世”制定的法规，如果去依靠、实行的话，只能够毁坏国政，只能够毁坏人伦。“今如鹿旷野”，比喻为旷野。

往昔的诸善王有好几个方面的分别。一方面刚刚劫初的时候，或者圆满劫的时候，人们的福德是比较圆满的，人们的心地是比较善良的，那个时候造罪的机会是非常少的，因此通过他们共同的善业感召的国王也是非常贤善的，他的心地很贤善，行为也是非常如法的。他们怎么护世呢？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臣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，给予他们种种安慰，种种资具，保护他们好好生活；另一方面这些善王也是开示民众取舍因果、修持十善、守五戒的道理。所以民众今生当中也获得了种种安慰，在善王的保护之下过得非常愉快，另一方面通过守持善法的缘故，在后世当中转生到欲界天，或者梵释等等获得种种安乐。因此以前的善王他不需要依靠典章、世俗的论典之类的东西，他们为了自己的臣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王位，还有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些在历史上也是出现过的。

比如说以前一切施王，他就是通过如是的方法爱护自己的臣民。在佛经当中记载过，一切施王他在世的时候，通过各种方便爱护他自己的臣民，只要是臣民需要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不布施的，完全都给予，所以称之为一切施。当时其他国家中的一个婆罗门子为了求学借了别人很多钱，别人讨债的时候他就还不起，债主......（录音接不上）

......违背了真正的护世之法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作抵抗的准备，他给大臣把道理说清楚之后，就把王位舍弃了，把国王的宝剑、印就放到王宫里，自己就走了。那个国家的国王来之后就当了国王，顺利地统治了这个国家，因为他的大臣、人民都没有抵抗。但是因为一切施王在外面，他还不放心，他就悬重赏，只要能抓到一切施王就重赏。

这个时候恰巧婆罗门子就到了这个国家，在偏僻的荒野当中就遇到了一切施王，一切施王就问他到什么地方去，他就说去找一切施王求布施，他就说：“我就是一切施王。”但是婆罗门看到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，就非常伤心失望，就想肯定没有希望了，自己的母亲、姐姐都还在做人质，肯定要当奴仆去还债了。但是一切施王说：“你不需要伤心，现在听说这个国王悬重赏要得到我，你把我的头砍下来就可以，你把这个头拿去肯定可以得到重赏的。”但是婆罗门子说这样做的话，肯定是于心不忍的，罪过是相当大的，他就不干。一切施王说：“既然你不砍头的话，把鼻子割下去也可以。”他也不敢，最后一切施王说：“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把我捆过去，就像活捉一样。”他这样一说，婆罗门子说这还差不多，好像良心方面有一点点安慰似的。

他们一起到了这个国家的边境，这个王就请婆罗门子把他捆起来，然后一起到城里，他的民众一看国王被抓住了，特别地伤心，放声痛哭。到了王宫，以前的大臣也看到国王被抓之后也是非常地悲伤，这个新的国王看到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？”他们说：“这个国王 以前为了人民不受到伤害，不流血，自己舍弃了王位。可是现在为了满足这个婆罗门子的希望，他又不惜自己自投罗网，一点后悔心都没有。我们看到这些行为，不得不生起很大的悲痛之心。”新的国王听到之后，相续当中也有所感动，他就问这个婆罗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婆罗门子就讲了，这个国王要让他砍头，他不敢；割手这些他也不敢；最后只好把他捆过来了。这个因缘说了之后，那个国王就觉得，一切施王就是一个真正的仁王，是真正护持民众的王，所以他自己也良心发现，然后马上称臣，把王位交还给他。

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以前的国王就是这样的，自己的王位可以舍弃，自己的生命可以舍弃，就是为了臣民。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。佛陀说：“一切施王就是我在因地修布施时候的前生，另一个国王就是舍利弗尊者的前世，婆罗门子是提婆达多的前世。提婆达多尊者在我修六度的过程当中，生生世世做我的善知识，生生世世做我的善师，没有他我没有办法圆满六度。”这样高度赞叹提婆达多。所以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就如是做了维护民众的事业。当然还有讲记当中提到的莲花王，为了救度他的臣民，舍身成了一个如河达鱼，人们通过食用它的肉解除了瘟疫（前行当中学过的）。还有宝髻国王也是同样的，为了他的民众，他自己也不愿意去打仗，就是害怕伤害众生。
所以以前的国王就是如是地爱护自己的臣民。

现在怎么样呢？“诸依诤世法”，现在好像显现上看起来出台了种种世俗的法规，但是依靠这样的法规治世的结果是什么？“今如鹿旷野”。在诤世当中，众生的烦恼非常粗重，虽然出台一些法规，对于在表面上制止一些非常非常严厉的非法，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，还是有一点威慑的作用，但是因为人民的心没有调伏，或者国王本身自己的发心、行为就不如法，所以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，还是有很多民众铤而走险，冒着杀头、关监狱的危险作案的非常非常多。

这个颂词看起来，可能在古印度，圣天菩萨那个时候还是很多的，现在的话更多。现在我们看到刑法当中所规定的这些，动不动就是关几年，终身监禁，或者枪毙，很多这样的明文规定。但是就是因为人心没有调伏的缘故，虽然出台很多规定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犯罪。所以依靠“诤世法”的结果就是这样的。

颂词当中讲“今如鹿旷野”，以前在圆满世的时候，城池是非常非常广阔的，人民是非常富饶的，数量也是很多，财产也非常多，种种圆满都是没办法比拟的。现在通过“诤世法”治世的结果，以前的大城市变成野鹿出没的旷野了，根本找不到以前的废墟了。

上师仁波切以前去印度回来的时候也是讲过，以前在印度的六大城市，有些连地方都找不到了。现在就是这样的，以前非常兴盛的地方，现在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就像这样，成了“鹿旷野”一样。这是从地方来讲的。讲记当中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，在诤世典章或者法规的治国之下，善良的人士变得非常稀少，就像野鹿出没的旷野不见一个人一样。现在世间上的人好像几十亿，但是真正善良的人士，或者真正如理如法行持世间道德的人士非常非常稀少。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知道，依靠这样的典章治世的话，不一定对世间有利益。这样前后对照之后，意思就非常明显。

比喻当中是这样讲到的，有一群盗贼发现了一块甘蔗地，他们没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维护，去善巧地管理，没有等到甘蔗成熟之后去榨糖汁，而是迫不及待地马上就把这些还没有成熟的甘蔗砍下来去榨糖汁，但是忙活一阵之后一无所得。甘蔗也被损坏了，他们自己也一无所得。

同样的道理，国王通过这样的劣规，通过世间种种不如法的论典治世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整个世间被毁坏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国王相续被毁坏了，一无所得。所以这样治世的效果就是这样。就像这群盗贼一样，他们把甘蔗林也毁坏了，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。国王把世间也毁坏了，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。所以这样一比较的时候，依靠世间的论典作理由，而进行伤害众生的事业，这方面是完全不应理的事情。

这是第二个小的科判。以上讲完之后，“明仙人所说非完全是定量”这个科判就已经圆满了。下面讲第四个科判。

壬四、损害仇人是非法：

有些人说，在国家统治国家的时期，如果遇到一些和国王作对的怨敌，使国王心焦，或者受到种种损害的话，对这样的怨敌，一旦得到机会的时候，应该好好惩治。这样的目的也是护持国家的安定。这样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。

若得便为害，国王无罪者，
盗贼便害他，最初亦非有。

如果国王得到方便去伤害他的怨敌而没有罪过的话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盗贼平时也是到处观察，一旦得到方便之后就害他人，这样也应该是无罪的。“最初亦非有”，就是说这个盗贼最初作案的时候，也不应该有罪，既然不应该有罪就不应该被国王关押，受到种种惩治乃至于处决等等，像这样的事情都不可能有，因为这两者是相同的。

“若得便为害，国王无罪者”，国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当中，肯定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，还有很多他自己感觉非常棘手的麻烦的事情，麻烦的制造者，有些世间的大臣，当地的地主等等，这方面是比较明显的。但是他没有造严重的罪的时候，国王就拿他没办法，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就好像出师无名，所以国王暂时拿他没办法。这是比较明显但是没有得到罪证的。

还有一种是有罪证，但是抓不到的，比如像盗贼，他们有的时候去骚扰王宫，有的时候在国家里制造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，使国王心烦意乱等等，虽然有罪名，马上想抓，但是抓不到。这些盗贼跑得很快，很会隐蔽。这两种使国王非常麻烦。

一旦国王对下面的这些土豪劣绅抓到了把柄之后，他就认为这个时候可以治他们的罪了，他就马上可以报仇了。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对一些盗贼抓到之后，国王马上就会砍头示众，或者用种种刑罚等等。就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，这样做的话，国王是没有罪过的，因为这是保护国家，保护国王的权力。

如果是通过这样一种理由就可以随便地惩罚仇敌的话，那么反过来讲，盗贼也不应该有罪过，盗贼也不应该被国王关押、处决，因为这两者的发心是完全相同的。国王也是贪恋自己的地位，贪恋自己的名声，
贪恋自己的种种享受，像这样贪自而嗔恨他人，对对自己作害的怨敌非常嗔恨，相续当中充满种种贪嗔痴的烦恼。盗贼也是同样的，盗贼想要得到很多很多东西，经常偷盗、抢劫等等，只要对他作违缘的，比如说国王，盗贼要偷东西，国王就说不能偷，然后派很多警察到处去捕捉他们，这个就是对他作障碍，盗贼肯定对他很嗔恨的，所以相续当中也是贪嗔痴遍满的。

国王没得到机会的时候，也没办法对怨敌作害；盗贼也是同样，他没有得到机会的时候也不能够偷东西，也不能做满他愿的事情，所以加行方面也是相同的。最后，国王把盗贼抓 到之后，如果处罚他没有罪过的话，如是的盗贼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，比如他作案的时候也许把别人杀死了，这样的话也应该是没有罪过的。

从他们的发心、加行、结果来看完全是相同的，为什么国王单单说自己无有罪过，而把盗贼安立成十恶不赦的罪名，然后游街的游街，关押的关押，砍头的砍头？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对的。国王也是无罪的，你说别人有罪。实际上两者一分析的时候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，没什么差别，只不过国王权力大。盗贼没有什么权力，是一个小的臣民而已，单单是这方面的差别。所以说国王不应该以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身份，就认为治罚他人是没有罪过的。

在讲记当中打比喻讲，以前一个国王他临死的时候，把他的弟弟（有说是儿子）交给一个大臣，请他辅佐他治理国家，但是这个大臣没有按照国王的遗嘱去做，他把新王杀死，自己篡位。他认为自己当了国王之后就没人敢处治他。因为他成了国王之后，他是至高无上的了，所以他认为他完全没有罪过。实际上他这个行为一做之后，马上就恶名远扬，马上获得一种恶报。然后在今生做国王的过程当中，也遭遇了种种违缘，种种不如意的事情。然后从后世来讲，他自己的发心是害心，他做的行为是杀人，通过这样的发心和恶行，下世当中不用怀疑肯定是堕入恶趣的。

对照意义来讲的话，国王也就应该认为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别人拿自己没有办法，认为自己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应该不受惩罚的。虽然 在世的时候，也许臣民对你作不了什么损害，但实际上通过业果不虚的道理来观察的时候，最终吃亏的还是国王自己而已。

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教诫是什么？国王也应该了解，虽然是身为国王，但是因果是不管你是不是国王的，你是国王也好，你是一般的人也好，只要你做了恶业，只要违反了因果的规律，就会受到恶报，因果是最公正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国王不应该依靠自己的权力而造种种罪业，应该好好地认识到因果的规律之后，真正以善心去护持国政。这个方面是非常应理的，不应该损害怨敌。损害怨敌也是有罪业的，因为你是通过不好的发心，做出了不好的行为。

这是针对国王的教言。针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的，通过这样的意义或者比喻都可以知道，现在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作为修行人的身份，我们可以说是皈依了佛陀，因果的规律是佛陀发现的，他发现之后在佛经当中宣讲了种种因果的道理，制定了很多学处，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是佛教中人，我们和佛陀是很接近的，所以因果会不会对我们网开一面呢？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就是佛陀在成佛的时候，也是示现他以前的造的罪业，头痛或者脚被扎刺等等，这些方面都是示现因果不虚。即使是佛陀，他的业果也会成熟。所以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，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进入了修行道，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平时修XI一些善法就轻视因果。我们在修XI佛法的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因果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佛陀的弟子，所以才更应该重视因果。

尤其是有些权力的人，针对一些有权力的人，或者他很有智慧，比如说堪布或者法师，或者方丈，或者管家，像这样处在高位的人更容易造罪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自己有一种权力的缘故，别人看到你的权力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许是不敢说，也许是不好意思说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做了恶业别人也不会方便指责你，或者因为你很有智慧，对别人很有恩德等等，别人虽然知道你不对，但是不敢说或者不方便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更容易造业。

当然这里不单单是针对这些比较有明显地位的人，有些是在自己各自的圈子里面有一些小权力，自己如果使用这样的权力做一些非法的事情，做一些违背因果的事情的话，一旦因果成熟的时候，还是只有自己去承受的，别人没办法帮助你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自己应该好好认识到，平时好好取舍。

尤其是自己以后有机会当了高位的时候，更应该注意，应该经常依靠佛经、论典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经常对照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，哪些地方是不对的，发心对不对，行为对不对等等。这些方面经常自己要求自己就非常好。如果旁边有善知识在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就要SDJ上师这样的善知识，你稍微有不对的地方，马上给你指出来，不给你留情面的。我认为我们遇到这样的上师是非常幸运的，我们不对的行为马上可以指出来，这个非常好。或者有比较公正的善友在身边，他可以按照因果、法和非法去衡量，这个也是可以提醒自己的。这方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。


壬五、临阵死亡非乐趣因：

这个科判所针对的邪见是什么呢？国王说如果为国王去杀场上杀敌的话，如果战胜了回来，国王肯定会大大的封赏他，即使在战场当中牺牲的，死亡的，国王承诺说肯定会生善趣，绝对不会堕恶趣。有这样的一种想法。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出自一种什么样的发心呢？一方面他想利用士兵维护他的国政，维护他的种种享受，使他国王的地位能够牢牢地稳固，首先是这样一种动机。如果他不说得好听一点，别人不会去为他卖命，所以他就说士兵应该努力去冲锋，如果活着回来了，那么肯定会赏赐很多很多东西，假使死了，也会往生善趣。就好像现在有些国家讲的Sheng战一样，只要是打仗死了就能生天国。这样一发命令好像就心安理得了。士兵一听到这么好的事情，活着也有好处，死了也有好处，肯定就会很卖命地为国王干活。所以他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说如果为国王冲锋陷阵，死了之后会生善趣。他认为这种观点很圆满，但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也是漏洞百出的。

若于酒等事，舍财非供养，
阵中舍自身，岂认为供养。

就好像对于酒等事舍财，为了喝酒，你把钱给卖酒的人，这个并不是一种供养，而且通过这样的舍财，不可能得到供养的功德。供养是通过这样的舍财之后，你能够得到种种的福德，这是真正供养的意义。但是你为了喝酒把钱塞给别人，这不成供养。既然不成供养，就不可能成就供养所获得的福德。这是从比喻方面讲。

同样的道理，“阵中舍自身，岂认为供养”？战士在战争当中死了，你认为自己的身体供养国王了，通过国王当下就获得了福德，获得什么福德呢？获得转生善趣的福德。这个根本就是成立不了的，这不是一种供养。从这个方面一观察，国王的诡计马上就被识破了。

进一步分析，“若于酒等事”，酒鬼为了喝酒把钱去买酒，他舍了财，但是不是一种供养。还有讲记当中讲的色，为了得到女人，把钱塞给别人，这是不是供养？也不是供养。为什么不成为供养？我们可以说，从他的发心来说，不是一种供养，它是贪欲心所发起的，首先它是贪心。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得到酒。喝了酒会怎么样？会迷乱自己的神志，根本不是一种好事情，所以它的自性也不好的。喝完之后神志昏迷做很多非法的事情，也不是一种善业。所以从他的发心、行为、后果一观察，你把财舍出去绝对不是供养，不能够获得供养的福德。而且还会损伤自己，第一损伤自己的财产；第二，喝酒损伤自己的智慧；第三，喝酒损伤自己的身体；第四，喝酒损害自己的福德；最后，最严重的是损失了自己善趣的幸运，堕入恶趣当中。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，绝对不可能成立供养的功德。

色也是同样的，你把钱给别人也是自己的财产方面没有了；然后经常依靠女人的话，你的意志消沉了；你的身体也垮下去了；通过女人还会发生各种争风吃醋的过患；相续当中通过做很多邪淫，当下就造下了很多转生地狱的因；下世彻底失去了善趣命。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，若于酒等事舍财绝对不可能成为供养的。

同样的道理，反过来观察的时候，国王的发心也不对。首先他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嗔恨他的怨敌。比如说同样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境，或者对自己有所损害的时候，他自己相续当中就生起一种嗔恨心，就想他们消灭，这是由于嗔心所引起的战争。还有的时候想贪恋别的国家的东西发动侵略，这是贪心所发动的战争。所以国王的等起就是贪嗔痴。发动别人去做，教唆别人去杀生，杀生的罪业肯定是获得的。

从战士来讲，我们有时候说，战士奉国王的命令去实行的，应该没有罪业吧？实际上还是有罪业的。不管是奉命也好，自己的业力所牵引也好，这是他的等起，最初的因。真正你去杀生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这些战士就想到，为国王卖命，活着回去就可以得到赏赐，这就是他的贪欲心。或者死了之后，通过杀生能够往生天趣，这就是他的痴心，愚痴，根本不知道杀生之后不可能得到福德的。正在杀的时候，看到怨敌的时候，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嗔恨心，非要杀死他不可，所以嗔恨心也圆满了。

因此这样的话，即使得到胜利回来了，也是虽然得到了赏赐，但从大的角度来讲，自己失去了很多很多。你的福德，你的善趣命都失毁了。如果死去了之后，那么完全没有一点意义，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，“若于酒等事，舍财非供养”，你完全相续当中是贪嗔痴的发心，做的事情是杀害众生的事业，还想通过这个去获得生天的福德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通过前面一对照观察，你自己的身体当下就失去了，就像买酒的时候，你的财产当下失去一样，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，当时死的时候还很痛苦，或者死了之后还会堕恶趣等等，这样一观察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任何事情是舍身，你认为是供养就完全是一种颠倒。

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知道，如果是奉命去杀生，如果自己相续当中当时的发心是贪嗔心所引发的话，尤其做了之后肯定会造下堕恶趣的因的。以前我看到一个大德的开示讲到，有些人在讲戒律，讲杀戒的时候，别人下面提问题，说罪犯应不应该处决？士兵应不应该去杀敌？那个法师就讲不下去，就不讲了。他就认为这个观点是很明确的，应该去杀敌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行刑的人处决犯人的时候，他是奉命而行的，士兵去杀敌的时候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所以应该去，而且没有罪过。

这种观点如果按照本论当中的标准来衡量，有的时候需要仔细观察，如果这个人在行刑的时候，真正是一种无记的心，或者没有发起恶心的话，也许过失小，但是肯定是有过失的。还有行刑的时候，如果他知道我现在要去杀这个人，首先这个对境他记进去了，要杀这个人；然后发心要把他杀掉，用枪打死他；然后加行，扣动板机；最后他舍弃命根。这样观察的话，四支已经圆满了。如果他相续当中有一种想要杀死他的意乐的话，肯定罪业是完全圆满，如果他的发心方面不是很猛烈的话，只能说是罪过小一点而已。实际上真正这样分析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大过失的。

士兵去杀敌的时候，要保护国家，针对侵略者，肯定是很忿恨的吧，我们以前看越战自卫反击的时候，电影里面演的这些战士非常的忿恨，很愤怒的，对敌人是非常有嗔恨心的。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去杀人，那肯定应该是圆满罪业的。

有的时候确实不好分别，但有的时候按照他们自己相续当中的发心和状态，确确实实有的事情做的时候肯定是罪业。

这样分析的时候，国王认为为他舍身，死了之后应该是生善趣的因，这个是很难成立的。所以我们不能看一些英雄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这些方面没有从因果的角度来讲，没有从他发心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也许好像是对的，但是如果真正从他们当时内心的贪嗔痴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有的时候很难讲的。

下面讲它的比喻，就说一个牧人，他的妻子比较愚笨，平时和公公关系不是很好，经常发生吵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。丈夫知道之后就给她下命令，以后不允许这样做，以后应该怎么做呢？以后难得的东西应该供养他，难以做到的事情应该为他做，就这样安排下来。丈夫的意思是要她好好孝敬，但是这个愚笨的妻子没有完全领会。她丈夫出门的时候，她白天就做了很多侍奉的事情，晚上的时候，她就认为最难做的事情就是献上自己的身体，所以她就把衣服脱了，想要把身体献给公公。她的公公就认为这肯定是不对的事情，这样的事情一旦传出去，他完全就是世间的恶人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同意，把她呵斥了，公公就出去了。她丈夫回来之后，问他父亲为什么不在，她把事情说了之后，他就很愤怒，就把他妻子赶走了。

这个比喻也是说明这种供养不是真正的供养。她想要用身体供养的方式获得丈夫的欢喜，想要得到一种福德，实际上完全是一种颠倒的事情。她想以身体供养公公，是一种完全颠倒的事情，在世间来讲都是非法的。通过这个比喻对照，国王教唆他的士兵去杀人，然后认为这是生善趣的因，也完全是违背世间因果规律的颠倒的事情，也是不应该取的。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斥。

以上讲完之后，“辛三、应明辨法及非法”这个科判已经结束了。下面从“庚一、破由权势而生骄傲”分下来，还有两个科判。

辛四、对国王应生厌离：

国王护世间，汝全无依怙，
怙者自无助，谁能生欢喜。

有些人讲，国王是保护世间者，所以缘这个应该产生欢喜心。针对这样的邪见就说“国王护世间，汝全无依怙”，国王一方面是在护世间，但是对你自己本身的状态来讲，你是无有依怙的。你好像是做了人民的依怙者，但是从你自己本身的资格来讲，你是没有资格作为世间的依怙者的。“怙者自无助”，你本身还没有获得能够帮助你的福德和智慧，“谁能生欢喜”？这样空守着一个护世间，或者世间怙主的名称，是完全没有道理的，完全是一种空欢喜，完全是一种颠倒的欢喜。

这个颂词讲到，你要作为世间的怙主，你必须要有一种资格。什么资格呢？首先相续当中要有一个爱护人民的真切的慈悲心，然后行动上面必须要针对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一些善规，通过种种方便使人民守持善法，这些方面可以说你作为一个怙主还有一点资格。但是现在你相续当中是完全想着自己的种种名声、享受和权力等等，在行为上面也是不断地敲诈人民的财产，这样的话，你哪里有资格做一个依怙呢？你这样的依怙在世的时候造这么多罪业，实际上你临终的时候没有任何善法能够帮助你的，前面我们讲无常的时候也讲到，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什么都没办法帮助你，只有善业能帮助你，但是你在临终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帮助你的，像这样可怜的国王怎么可能生起欢喜心呢？完全不可能生起欢喜心的。“怙者自无助，谁能生欢喜。”核心的意思就是从这个角度宣讲的。

比喻讲到，一个缺乏三学功德的上座僧人，他受到新学比丘的礼拜供养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欢喜，沾沾自喜。实际上真正有智慧的人一观察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资格生起欢喜的。你相续当中没有三学的功德，真正清净的戒律没有，真正禅定的功德没有，殊胜的胜观的功德没有，戒定慧三学的功德全部缺乏，有没有资格受别人的顶礼、供养呢？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真正要受到别人恭敬的话，要具足戒定慧三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作为别人的应供处，或者恭敬之处。

所以应该了解，作为一个僧人来讲也是同样的。在平时的时候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还是不足够的，单单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，但是在闻思修方面很懒惰的话，佛陀说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享用信众的财产，何况说你的戒律不清净呢？所以更没有资格了。作为这样的一种身份，应该好好观察，有没有资格接受别人的恭敬？有没有资格接受别人的供养？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点，反而沾沾自喜，绝对是损坏自己福德的因。这方面肯定是非常不应理的事情。

从这个一观察的时候，国王也是同样的，国王相续当中没有慈悲心，行为的时候也没有做保护众生的事业，而以世间怙主的身份自居的话，单单是损坏自己福德的因。通过这样的恶行，绝对下世要堕入恶趣的，没办法生善趣。所以像这样的话，你作为一个国王沾沾自喜，生欢喜心，也是一种完全不应理的颠倒作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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